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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曾言：“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诸侯争霸之时的战争，也往往与经济资源的争夺有关，而且往往也依赖于特定战略资源提供经济保障。　　古代海权论的先驱，雅典将军地米斯托克利尝言：“谁是大海的主人，迟早也能成为帝国的主宰。”这是因为，雅典以...
　　马克思曾言：“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诸侯争霸之时的战争，也往往与经济资源的争夺有关，而且往往也依赖于特定战略资源提供经济保障。
　　古代海权论的先驱，雅典将军地米斯托克利尝言：“谁是大海的主人，迟早也能成为帝国的主宰。”这是因为，雅典以及同时代的希腊诸城邦，多半地域狭窄，在本土缺少大片的粮食产区(希腊本土多半以种植葡萄、橄榄一类经济作物为主)，粮食供应仰仗于海外殖民点或商业船队的供应。而东方的兵家司马懿则强调：“以灭贼之要，在于积谷。”毕竟，东方世界有大片大片的平原及河谷地区，适于产粮，所以必须要让军队自行携带大量补给，如果不方便补给，就要以战养战，当然不可避免的要让军队成为一个大号劫匪团队，如《孙子兵法》所言，“故智将务食于敌，食敌一钟，当吾二十钟;忌杆一石，当吾二十石。”而且，在古典时代，无论希腊世界还是华夏世界的争霸，最后的胜利者都是可以据险自守而且还有一定农业资源的政权(希腊世界的斯巴达与马其顿，华夏世界的西周与秦俱是如此)。但尽管如此，其他经济来源所能产出的资金，或者是对于一个政权而言十分重要的战略资源，也往往会成为促成战争的重要因素或战争补给的资金来源。在古代社会，特别是在物资商品化供给不及地中海世界的古代东方华夏世界，情况更是如此。以下我就对古典华夏世界的一些重要资源的争夺战分而述之。
　　1 盐业资源
　　人类与其他动物在食性上的一大不同，就是人类会通过专门获得盐类结晶产物的形式摄取盐分。然而，丰沛的盐业资源，在广袤的大陆上并非随处可见，需要依赖于沿海地区煮盐，或内陆地区盐矿、盐湖及盐井的供给。由于盐业资源在内陆地区稀缺，也促成了后来令地方“贤良文学”与中央“大夫”的“盐铁官营之争”。虽然这一论争以中央官营派的获胜告终，但中央对于民间人士控制重要战略资源的警惕性，也可见一斑。
　　有关盐的战争，我首先要论述的，并非是东方靠近海滨的燕、齐、越诸国，而是地处内陆的巴蜀地区。蜀人的先君蚕丛，有“纵目”之特征，三星堆出土的古代蜀人面具，也有对“纵目”这一相貌的夸张描述，所谓“纵目”，即是由于饮食缺碘所造成的一种眼部向外突出的甲亢症状。这疾病背后的原因是，当时的蜀人政权尚处在岷山山区当中，此地虽有岩盐资源，但是古人煮盐，往往只是用当地的岩石和土壤熬制而成，这样熬制出的盐，自然不会像湖盐、海盐一般具有足够的碘成分，所以甲亢也就成了当时蜀地的一种流行病。也许，对于外来资源(包括盐)的渴求，也是蜀人与其他西土政权(如早期西周)结盟或对外战争的一大因素吧。譬如，在秦国哀公-孝公这段内部不稳定的时期，蜀人就先后与秦人争夺褒斜道与陈仓道的交汇要点南郑(今陕西汉中市)，并且在最后还占了上风，直到最后，才被秦人利用了苴国封君与蜀国中央的矛盾，同时新开了由关中中部直达汉中的金牛道，一举夺回了南郑并且更进一步，消灭了巴蜀二国。在此之前，巴国还曾经一度成为了蜀国的盟友，所以蜀人可以仰仗巫溪一带质量更高的盐井补给盐业，在巴蜀联合的时代，甚至蜀人还途径巴地，沿着长江一举深入楚国内部的兹方劫掠一番，害得楚国人在长江边上筑了一座捍关以抵御巴蜀联盟。而最后巴蜀的灭亡，也与二国后来走向敌对，被秦国加以利用有关。
　　图：蜀人之“纵目”面具
　　此外，起初巴人所获得的巫溪一带盐井，也是在与秦、楚瓜分庸国以后得到的。在此之前，巴人(此时的姬姓巴国与楚国同在襄阳-邓州一带地区，并未西迁)也与楚人在襄阳附近地区展开过一系列争夺战。可能也是为了争夺巫山地区盐业资源的对外输出通道吧，毕竟在那时，华夏世界的诸侯邦国，还都是一片片居民点的集合，远没有形成领土国家。
　　盐业资源也为齐国、燕国乃至内陆拥有盐湖的晋国走向了强国道路，管仲提出了“官山海”的国家控制战略产业策略，使得齐国收入颇丰。燕国自秦开东征(公元前300年前后)以后，也获得了获利颇丰的辽东滨海盐场(在今辽宁盖州一带)。这也为后来燕国能在五国伐齐战争中横扫齐国提供了有力保障。
　　图：沈阳市燕国名将秦开雕像
　　对盐业资源利用的政治性，在春秋时期还曾经引发过一次争议，即晋景公时期有关迁都的争议，一代霸主晋国在那时候准备迁都，毕竟那时晋国都城绛城附近发生了山崩，此乃大凶之兆，而且赵氏等旧贵族势力在绛城附近地区盘根错节，让公室十分为难。于是一批人便主张迁到运城盐湖附近的郇瑕氏之地，认为此地“沃饶而近盐，国利君乐，不可失也”。但韩厥强烈反对，认为郇瑕氏之地土薄水浅，很容易让人生病，心情郁郁不快，不如新田(今山西侯马一带)，“土厚水深，居之不疾，有汾浍以流其恶”。足见卫生条件的重要性还要胜过对盐业资源的仰赖。此外，韩厥还认为：“国饶，则民骄佚，近宝，公室乃贫，不可谓乐。”足见丰厚的财源也会损耗人的意志，致使骄傲情绪难制，这也不利于国家的发展。最后晋国人还是采纳了韩厥的意见，并且在新田建立了新都“新绛”，晋国也在都于新绛的悼公-平公时代，走向了霸业的巅峰。而事实上，在献公时代“假途伐虢”，也是一是为了夺取关中通往中原的要道(伐虢)，二也是为了保护盐湖侧翼的安全(灭虞)。后来三家分晋以后，晋国霸业的主要继承者魏国，却把都城定在了盐湖附近的安邑，这一是为了获得财源，二也是为了文侯时代的西进关中战略。但同时为了维持魏国的哑铃形版图，魏国文侯、武侯两代君主还往往往来于安邑、邺城之间，魏国哑铃的中轴，却是太行八陉当中最为险峻，有“羊肠坂”之称的白陉，不知魏文侯坐在马车里颠簸于山路中时，也是否感到了自家霸业不如原来三晋一统时的霸业稳固?也正是出于地缘政治原因，魏武侯一死，韩赵两国甚至一度动了瓜分魏国的念头。
　　总而言之，盐这种战略产业，能为霸业奠定财政根基，但若把控不好，也会使得事业难得万全。
　　2 铜、锡资源
　　青铜这种铜-锡合金在先秦时代被广泛应用，这也自然使得铜、锡两种金属矿产成为了重要战略资源。毕竟，《左传》当中，刘康公有言：“国之大事，在祀与戎。”这两件事务，也都要仰仗于青铜所铸造的礼器与兵器。在楚成王三十年(前642年)，楚成王曾赐给郑国郑文公一批铜料，但是，客人走了以后，楚成王却连忙派使者提出了一个要求：那就是希望郑文公拿到这些铜器以后，不要用来造兵器，而是要用来造别的东西。后来郑文公回国以后，也真的拿这些铜料铸了一口铜钟。可见那个年代人们对战略性资源应用的警惕性。此外，西周时代的南国也屡屡遭到周王室征伐，周天子所求，也是湖北的铜矿资源，为此周厉王还不惜下令，对“铜路”上不服周天子的鄂国“勿遗寿幼”，制造了一起大屠杀，在那个时候一度称王的楚君熊渠，还被这一暴行吓得去除了自己的王号。西周时所设置的“汉阳诸姬”这一系列诸侯，也是为了防止楚人跨过汉水，夺取铜绿山的铜业资源。楚国自文王以后，在南方主要用兵也是分两个方向，西侧击巴国，东侧击随、唐、厉这类周天子用来监视楚国的“汉阳诸姬”，保护了铜路侧翼的安全。可以说，楚国的崛起，与控制盐路和铜路都大有干系。
　　青铜既然是铜-锡合金，那么控制锡的资源，自然也万分重要，我国江西省是锡的主要产区，但江西在整个先秦时代都没有涌出过什么有名头的邦国，少数的记载也是有关于楚、越二国对此地的争夺。大约也是因为当地土著居民一贯和气生财，谁来都做买卖，所以锡矿资源才没引起太多争端吧。
　　3 铁矿资源
　　我国历史上的冶铁技术，大约是通过河西道从中亚传来的，最早的人工冶铁产品(依靠铁矿石而不依赖陨铁)产生于西周后期，在最早的时候，贵族们甚至觉得这种金属这么锋利，这显然是比青铜还金贵啊。不过随着冶铁技术的进一步东传，当技术碰到丰厚的铁矿资源，情形就大有不同了。管仲曾对齐桓公说：“美金以铸剑戟，试诸狗马;恶金以铸组(锄)、夷、斤 (大斧头)，试诸壤土。”管仲所言的“恶金”，便是铸铁，可见齐国人已经把那个年代质量不高的铸铁应用于制造农具这一方面了(齐国都城临淄附近本身就有大铁矿)。而且，铁制农具普及以后，平民们就可以去先前“野人”占据或者荒无人烟的地方去开辟新田地了。过去人们拿着石器，对付各路飞禽走兽都应接不暇，需要躲在城里才能安全，现在有了更多更便宜的铁制工具，区区鸟兽又算得了什么，过去用石锄开垦荒地都有压力，一定要贵族找人花大力气占卜一番，找个吉日，然后再集合一大波人，才敢烧开树林，赶跑野兽，挖坑埋种子，现在随便谁扛着铁斧头铁锄头进山，大半天就可以开垦出一大块地。这样也造成了私田的大幅度增加，致使“井田制”这种氏族公社制度遗存走向了瓦解，渐渐培养出了一个自耕农阶级，也让华夏世界诸邦国从居民点大集合渐渐演化为了领土国家。同时也让贵族老爷们动了从穷小子们手里抽税的念头。最早这么干的，就是东方的鲁国(前594年“初税亩”)，“贫铁国”秦国则直到前408年才“初祖禾”。可见技术路径对政策路径的影响。《孙子·吴问》还记载了晋国六卿对属下农民收税的标准，晋国的六大领主，赵、魏、韩、智、中行、范，他们各自收的税都不同，大体是50%(这大约也是因为晋国坐拥大量铁矿资源，加上几代国君开疆辟土，故而私田极多吧)，赵氏收得最轻，只有44%左右。所以赵氏治下领主和家臣都很勤俭而人民殷富，所以孙子认为晋国最后会为赵国所有。虽然在后来的史实中，晋国被韩、赵、魏三家瓜分，而且三分后魏国最强，但赵国仍然是三晋中最长寿的一个。
　　但是，当时的铸铁含碳量过高，韧度还不及青铜，故而还无法取代青铜的兵器之用。进入战国时代以后，铸钢技术出现，同时工匠们还开始知道利用淬火技术增强铁器的刚度与耐磨性，所以铁器也进入了兵器领域。譬如战国初年的韩国，虽然战略纵深浅薄，但是仗着拥有宜阳附近的铁山，能打造出极好的弓弩和宝剑，还是赢得了“劲韩”之美誉。燕国在秦开东征将东胡、箕子朝鲜的势力逐出辽河平原后，不仅获得了农业资源与盐业资源，也获得了今天本溪-鞍山-盖州一带的铁矿矿脉，为燕国的扩张也奠定了基础。据本人在辽阳市博物馆所见，虽然燕国在襄平所铸青铜货币成色远不及其余地区，但是冶铁设备倒是有很多。“贫铁国”秦国虽然到了战国后期已经能压得关东六国向秦国称臣，但也深深认识到自身铁器冶炼技术低下和从业人员不足的问题，所以在王翦攻破邯郸以后，不仅掳走了赵王迁，还把赵国著名的钢铁企业，卓氏家族的产业，连人带设备一股脑迁到了蜀地，这次战略产业转移，也成就了后来西汉时“蜀卓氏”这一富户的名声，以及大小姐卓文君和凤凰男司马相如的爱情故事。
　　铁的产业兴起虽晚，但是对于军事扩张的动机性和为军事扩张提供资源的方面，这一产业也不亚于青铜。
　　4 马业资源
　　马这种资源虽然不像矿产一样依赖于地下供给，但也需要一定的地理环境才能发展起来。而且这种资源，在汽车走向流行以前，一直重要性很大。不要忘记周人能带领西土诸侯一举克商，不仅依靠于敌方在征服东夷的过程中实力大损，也依靠于周人与各路“戎狄”做买卖，进口了大量马匹，所以能装备得起驷马战车，远胜于商人的二马战车。秦国王室虽然最终一统天下，但他们在西周初年的先人，却是一伙因为附和武庚叛乱，而被周人发配到西方负责养马并负责抵御西戎的东夷人，直到周孝王时，秦人领袖非子因为其父大骆与西土大族申氏(就是周幽王之申后的母国)联姻，加上养马有功，才摆脱了劳改犯身份成为周人之附庸。吴国得以从一片蛮夷当中脱颖而出，最初也是依靠晋国人派出巫臣传授给吴人中原的车马技术。此外，晋平公曾向大夫司马侯炫耀晋国的优势，有言：“晋有三不殆，其何敌之有?国险而多马，齐、楚多难。”的确如此，在养马的方面，晋国的确是两周时代的一大土豪，早在西周时代，晋献侯就能一口气埋下105匹马为自己殉葬，后来晋献公准备借道攻打虢国的时候，也用了屈(今山西吉县，介于吕梁山与黄河之间)所产的宝马去打点虞公。不过在晋平公的时候，司马侯见到了国君的骄纵之气，也回复国君：“恃险与马，不可以为固也。”他也是看到了晋平公“不修政德”的荒怠之行，事实上，晋国卿家逐渐压倒公室，也在平公时代就隐约埋下了种子。所以马政与地利虽然大利于晋国，但也不是晋国霸业的全部基础。
　　综上所述，虽然古代的君子们一再强调“修德”的重要性，但是，如果没有什么重要资源，国人难以自卫，也肯定会像山东半岛上的杞人一样，成天担心天塌下来，更难以建立撼动天下的霸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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